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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鸟类名字里面都加个
鸟字，而戴胜却是例外。“戴胜”
二字可以拆开解释：戴，为加在
头、面、颈、手等意；胜，则为古
代妇女的装饰。戴胜，合起来就
是“头戴优美的装饰”之意。“戴
胜”一名形象地点出了这种鸟
独特的羽冠！

戴胜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
都有分布。它体形纤长，体长 25
厘米～30 厘米。外形独特，拥有
细长而微向下弯曲的嘴，外披
错落有致的羽衣。头腹部是棕
红色或浅粉红色蓬松的羽毛，
翅膀和背上的羽毛则是黑白分
明的横纹图案，当它展翅飞翔
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双翅的
四条白色横纹，同时，展开的黑
色尾羽上也会显露出一条宽宽
的白色横纹。

戴胜的头枕部长有数十根
带有黑白色边缘的棕红色羽
毛，收拢时与鸟类常见的羽冠
并无特别之处，但当羽毛展开
时，就像展开的羽扇。它的羽冠
和它纤细的身体相比是如此宽
大，堪称“鸟中之最”。

戴胜不但美丽，而且善于伪装。在树影斑驳
的土地上踱步时，戴胜身上那些棕色的体羽及
黑白相间的横纹，与土地和树影完美地融合在
一起，仿佛穿了一件隐形衣。如果不是它走走停
停地觅食，人们很难在一片草地中发现它。

此外，戴胜的叫声也非常迷人，繁殖期间，
戴胜常常站在大树上发出清脆的“喘、呼喘、喘”
三音节的响亮叫声，给山野之中增添了几分“鸟
鸣山更幽”的情趣。

在人类社会，美女若无功过，那也不过是徒
有虚名。西域鸟国同样如此，而戴胜就是难以评
判的美鸟。

戴胜是有名的食虫鸟，它的猎物中有 88%

是昆虫，在保护森林和农田方面起着较为重要
的作用。它们大多单独（偶有成对）活动，有时在
地面寻食，擅长用细长的喙部插进土里翻掘，啄
食昆虫、蚯蚓等。受到惊吓时，它们立即飞向附
近的高处，翱翔飞行的姿态很像一只展翅的花
蝴蝶，一起一伏呈波浪式前进，颇具风趣。

在繁殖季节，戴胜会从肛门中喷射出一种
黑色的液体，其臭无比，粘到手上后臭味都会保
持好些天。这是戴胜用于保护自己和巢、卵、幼
鸟的“化学武器”。戴胜不善做巢，会在树洞、岩
缝或墙窟窿中做窝。如果一时找不到适合的巢
洞，也会占据啄木鸟的巢。仅凭实力打斗的话，
戴胜肯定不是啄木鸟的对手。不过它有一种近
乎无赖的办法，那就是趁在啄木鸟不在的时候，
将自己分泌的臭液射啄木鸟的巢中，而啄木鸟
不堪其臭，只有弃巢。于是乎，戴胜趁虚而入，堂
而皇之地入住啄木鸟的巢。

如果说靠臭液挤走啄木鸟是无赖行为的
话，那么下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了。孵出幼鸟后，戴胜也不清扫巢中幼鸟的粪
便，而是任其在洞中堆积，臭气熏天。

贾岛《题戴胜》曰：“星点花冠道士衣，紫阳
宫女化身飞。能传世上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
归。”古人给了戴胜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
精练但却不普及。此外，戴胜还有好多俗名：山
和尚、花冠道士、花蒲扇、发伞头鸟、屎姑姑、臭
姑姑、山咕咕、勃勃等。

自然有道

繁殖期间，戴胜常常站在大树上发
出清脆的“喘、呼喘、喘”三音节的响亮叫
声，给山野之中增添了几分“鸟鸣山更
幽”的情趣。

这一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自然资源，正面临着毁灭性
的打击。目前，温泉蛇栖息地的温泉几乎全部被人类改造
和利用，它们没了家园和食物，数量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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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中秋佳节的落日余晖，安宁与静
谧的满月早早地便悬挂于乌兰布统大草
原深邃的夜空中了。一轮满月，是美丽永
恒的象征，也是人类相思情感的载体，许
多文人雅士对中秋赏月都是情有独钟，他
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酒赋诗，留
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月亮不仅寄托了恋人间的相思，也表
达了人们对故乡和亲人朋友的怀念。

隐藏在大堡礁的神秘蓝洞被发现
最近，一位澳大利亚海洋生物学家在社交网

络上发布一个视频，讲述了他在大堡礁发现蓝洞
的过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蓝洞是一种海洋中的洞穴，洞内的水比周围
海水深得多，是在上个冰河时期因为腐蚀作用形
成的。

“当在谷歌地图上发现并定位这个蓝洞后，
我们决定向着远离海岸的方向出发，探寻其中
的秘密。”该蓝洞的发现者 Johnny Gaskell 在他的
探险视频中说，“在这里的发现令人难以置信，很
难想象 5 个月前有 4 级飓风刚刚从这个蓝洞上

面经过。”
“在蓝洞 15～20 米深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完

好、巨大的鸟巢珊瑚和细长的鹿角珊瑚，它们是
我见过的最大、最完整的珊瑚群。”Gaskell 在视
频中介绍说，“这里虽然没有著名的伯利兹蓝洞
那么深，但也真的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

在 Gaskell 之前，这个蓝洞从未被人发现过，
它静静地隐藏在大堡礁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因
为大堡礁实在是太大了。沿着澳大利亚东北部海
岸，大堡礁绵延达 2300 公里，绝对担得起它名字
中这个“大”字。

该蓝洞中存在这样丰富的生命令人惊喜。蓝
洞的深邃和更冷的海水，保护着身处其中的生
命。对于近些年来不断遭遇破坏的大堡礁珊瑚来
说，这个蓝洞的发现绝对是个好消息。今年 4 月
4 级飓风“黛比”肆虐大堡礁中部，摧毁了许多珊
瑚礁，对珊瑚健康造成了长期的影响。同时，大堡
礁正在遭遇大规模的漂白，很多研究甚至悲观地
预测它将永久消失。

由于当前珊瑚生态极为脆弱，Gaskell 决定
不公布这个蓝洞的具体位置，以免潜水者大规
模涌入。 （艾林整理）

一个月前，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
科学学院教授黄松用最短的时间赶
出了有关青藏高原一种特有物种的
种群恢复和监测项目建议书，并把它交到了已经
开始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第二次科学考察项
目组。“能不能得到支持还不知道。”黄松期待，他
能等到一个好结果。

关于这个物种，恐怕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
过。它是唯一一种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 4000 米
以上的蛇，它的活动区域极其特殊，只在温泉附
近出现，它的名字叫温泉蛇。

然而，这一青藏高原独有的珍稀自然资源，
正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目前，温泉蛇栖息地的
温泉几乎全部被人类改造和利用，它们没了家园
和食物，数量急剧减少。

让人遗憾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科学院
院士、两栖爬行动物学家赵尔宓先生就已发现了
这个问题，他在 90 年代末提出应将这一物种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立即开展保护生物学研
究，制订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然而，直到今天，
温泉蛇的处境越发艰难。

黄松师从赵尔宓，他和团队成员在高原跟踪
这种蛇类已经超过十年时间，他迫切想让更多人
了解这一高原精灵，也许是在它们消失之前。更
重要的是，经过科学家们的调查研究，他们肯定，
这一物种还保得住，且不需要太过复杂的保护措
施，前提是必须抓住仅剩的时间行动起来。

冷血动物的另类可能

1907 年，英国人 FrankWall 在青藏高原第
一次发现了温泉蛇的存在。不论发生在什么时
候，它们的出现都是对现有蛇类认知的一个

“颠覆”。
只要对蛇稍有了解就会知道，蛇类是在陆

地生活的冷血动物。作为变温动物，蛇类自身
无法通过新陈代谢产生足够的热量保持体温，
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改变而变化。只
是，这种变化不能太过剧烈。所以，过于极端的
温度是不利于蛇类生存的，通常，它们更偏好

温暖的环境。
目前，全世界已知蛇类约有

2800 种，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和
温带地区，少数在寒带地区。从垂直分布来看，
沿海、沿湖低地到海拔 1000 米上下的种类最
多，有一部分种类分布在海拔 2000~3000 米的
地方。能分布在海拔 4000 米左右甚至 4000 米
以上地方的，闻所未闻。

可温泉蛇却可以在西藏 4500 米的地方活得
怡然自得！这得益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高原，在人们的
普遍认知里，那里气候极端，空气稀薄，漫长的冬
季里是一片孤寂的雪原。不过，青藏高原也有例
外的地方。

青藏高原的形成是源于印度板块和欧亚大
陆板块的碰撞，这一剧烈的地表运动形成的断裂
带同时也给高原带来了无数的地热资源，滚烫的
温泉就出现了。《西藏温泉志》曾收录了西藏 677
个温泉，包括羊八井、羊易、那曲镇和朗久 4 个地
热田，打加等 4 个高温间歇喷泉，50 个沸泉和亚
沸泉等。

温泉把来自地心的热量直接带到了地表，因
而在温泉附近的地表、土壤温度都高于其他地方
的温度。于是，聪明的温泉蛇选择了这里作为自
己的栖息地。

中国科学家先后发现了三种温泉蛇，分别是
西藏温泉蛇、四川温泉蛇和香格里拉温泉蛇，它
们都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其中，西藏温泉蛇
是西藏地区的特有种。

如何成为生存专家

上世纪 70 年代，赵尔宓和他的导师———
我国著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刘承钊，在西藏温
泉地区调查采集，那时的羊八井还没有进行地
热资源开发，温泉蛇随处可见。它们有的在河
流里游动，捕食小鱼，有的在附近湿地搜寻高
山蛙的身影。

蛇类的形象的确没什么亲和力，可实际上，
温泉蛇的性情非常温和，无毒、无害。它们不亲

人，但偶尔当你在泡温泉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
它们在不远的地方探着脑袋游来游去。

黄松说，虽然科学家很早就认识了这种不可
思议的物种，但对它们精确的种群数量和生活史
的了解至今都十分有限。他们只知道温泉蛇分布
在喜马拉雅地槽带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的温泉附
近，一般以高山蛙、高原鳅、异齿裂腹鱼为食。即
使是这样，科学家也不敢保证，高原上不同地点
的温泉蛇习性都相同。

黄松拿他在实验室饲养的个体为例，他发现
这条从西藏带回的成体温泉蛇既不吃鱼也不吃
蛙，单单喜欢老鼠，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

“目前，我们没有对这一物种有过大规模的
持续调查。”黄松解释，大多数研究只是分布的调
查，了解它们是否存在。

在为数不多的定点观察研究中，来自西藏大
学的科研人员发现，西藏温泉蛇是昼行性蛇类，因
为它们怕冷，对空气温度和地表温度变化很敏感。
温泉蛇早上出洞第一件事就是晒太阳取暖，等到
空气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才下河捕食。平时，它
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其实是在温泉附近湿地里岩
石、卵石和洞穴较多的地方，捕食的时候会去到温
泉泉水入河的地方，这个地方鱼类的种群密度相
对比较高，在这里捕到食物的概率就比较大。

凡是高度特化的物种都会面临一个生存难
题，他们对特定环境的依赖程度极高，也意味着
他们对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

威胁与希望并存

赵尔宓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注意到，相
比十几年前，温泉蛇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而黄
松调查发现，近二十年来，曾经广泛存在温泉蛇
的地方有的已经彻底不见它们的踪影。在 100 个
已知的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温泉附近，只有 29 个
有温泉蛇出没。

他新近发现的事实是，有些分布点还存在温
泉蛇的成体和小的幼体，但就是没有看到亚成
体。“这说明，现有的成体每年还在繁殖，但是那
些幼体很可能因为难以找到食物而无法长大。如
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成体逐渐死亡，它们的种
群会彻底消失。”

如今，温泉蛇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
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列为极危，遗憾的是，它们始终没能成为国家级
保护动物。

目前，威胁西藏温泉蛇生存最主要的因素来
自两个方面，一是地热资源开发，伴随着大规模
的建设，它们的栖息地大量丧失，尤其是温泉附
近的主蛇窝遭到严重破坏。

今年 7 月，黄松在日多温泉也仅仅见到一条
温泉蛇幼体。著名的羊八井地热区，数年来已见
不到温泉蛇。羊八井以西数十公里的一些无名温
泉还有温泉蛇的存在，但让他着急的是，那里也
即将被开发利用。

另一个因素来自藏区散养的藏香猪。“它们
毁灭性地破坏了温泉周边的湿地，不仅啃食植物
的根，最关键的是吃光了那里的蛙类。”黄松解释
说，温泉蛇幼蛇不适合在河流捕食，因为水流速
度快，捕鱼很困难。于是，湿地浅水里的小个头高
原蛙，还有越冬蝌蚪就成为了它们完美的食物来
源。但藏香猪肆无忌惮、不加节制地消耗这些湿
地资源，有时甚至还会吃掉温泉蛇，使它们丧失
了生存的余地。

说到底，物种消失的根源在于生态保护与地
区发展之间的矛盾，温泉蛇的境遇也无法逃脱这
个根本逻辑。但黄松强调的是，与青藏高原其他
大型哺乳动物、有蹄类和人类产生的冲突相比，
温泉蛇产生的矛盾并不尖锐，它们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与人类和谐共处。

黄松团队已知，在青藏高原地区有 31 个温
泉蛇分布点，他希望一方面能逐个了解这些分布
点中温泉蛇的野外数量和生存状态，同时，对现
有温泉开发地点的存留种群进行就地保护。

温泉蛇的活动范围并不大，从几十平方米到
几百平方米不等，具体的做法，是建设人工蛇窝
和湿地护栏，然后进行连续监测和维护。“这种保
护策略并不是要停止开发，仅仅是在开发的同
时，为温泉蛇适当保留一定的空间，就可能给他
们一线生机。”他表示。

除此之外，黄松也希望能在实验室开展人
工繁殖的研究计划，为将来可能的迁地保护作
准备。此前，他和学生尝试的香格里拉温泉蛇
人工繁殖实验并没有成功。模拟如此特殊的海

拔、气候环境条件，使得这项研究困难重重，尚
需要科学家在繁殖生物学方面进行大量的调
查研究，但就目前看来，这项研究能够得到的
支持非常有限。

给我们一个了解它的机会

在全世界范围内，拯救物种的速度总是赶不
上它们消失的速度，那些珍稀但并非一个生态系
统关键物种的命运，常常陷入更为尴尬的局
面———它们到底值不值得救？

温泉蛇不仅仅是青藏高原的特有物种，它还
是旧大陆（主要指欧、亚、非三洲，相对 15 世纪末
欧洲人所发现的新大陆美洲而言）的孑遗物种。
所谓孑遗物种就是，它在现在的欧洲、亚洲、非洲
已经没有任何“亲戚”了。

在分类学里，温泉蛇被归为游蛇科里的异齿
蛇亚科，在游蛇科中处于比较原始的地位。黄松
研究发现，它现在的所有亲戚都分布在美洲，且
主要是热带美洲，有超过 500 种之多。它们的祖
先在晚渐新世 / 早中新世时期，通过白令海峡陆
桥扩散到美洲。可为何在旧大陆只留下温泉蛇这
一支独苗，科学家始终不得而知。

而同样是温泉蛇，四川温泉蛇、香格里拉
温泉蛇分布的地区还存在其他蛇类，西藏温泉
蛇却是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科学家猜测，
温泉蛇与青藏高原隆升历程和区系演化息息
相关。黄松目前通过分子进化速率的推算，认
为这一物种是在约七八百万年前，也就是在青
藏高原进行最后快速抬升的同一时期完成物
种分化的。

可至于这一物种到底何时出现，它们的演化
路径及其与地质、地理发展的确切关系如何，进
而探索青藏高原隆升的历史，验证横断山避难所
和分化中心的假设等方面，仍有太多的未知等待
去发现。

人类文明和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于探索，
而探索的本质不在于得到更多，而是知道更多。
一个特殊物种的存亡可能影响到人类对未知领
域探索的机会，人类不曾努力去了解它们，便让
它们轻易地消失，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件悲哀
的事。

奇趣天下

失了温泉的温泉蛇还能 多远


